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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心理忽视与虐待、消极情绪、青春期不同阶段和自杀意念之间关系密切，但目前心理虐待与忽视对留守青

少年自杀意念影响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且缺乏相应的作用路径研究。目的　探讨留守青少年心理忽视与虐待和自杀意念的

关系以及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和青春期不同阶段的调节作用，为预防和干预留守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1年 11月—2022年 5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中国西部地区 2 309名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心理虐待与

忽视量表（CPANS）、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ANSI）及儿童版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C）进行评定。采用 Spearman相关分

析检验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 4. 1分析消极情绪在留守青少年心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青春期不同阶段的调节作用。结果　共2 119名（91. 77%）留守青少年完成本研究，其中男生1 088人（51. 34%），女生1 031人
（48. 66%），年龄（14. 94±1. 20）岁。留守青少年 CPANS心理忽视分量表评分与心理虐待分量表评分和 PANAS-C消极情感分

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r=0. 446、0. 496，P均<0. 01），CPANS心理忽视分量表评分和心理虐待分量表评分与 PANSI评分均呈正

相关（r=0. 487、0. 508，P均<0. 01），PANAS-C消极情感分量表评分与PANSI评分呈正相关（r=0. 499，P<0. 01）；消极情绪在留守

青少年心理虐待和心理忽视与自杀意念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 0. 166（95% CI：0. 141~0. 191）、0. 131
（95% CI：0. 112~0. 152）。青春期不同阶段在心理忽视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杀意念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消极情绪→自杀

意念）起调节作用（β=-0. 066，P<0. 01）。结论　心理忽视与心理虐待均可能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杀意念，且青春期不同阶段

可能对心理忽视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杀意念的后半段作用路径存在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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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ical neglect and abuse， 
negative affect，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and suicidal idea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remain unclear， and this field of 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relative infanc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neglect/abuse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left-
behind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suicidal ideation in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21 to May 2022，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 was utilized to select 2 309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western China.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 （CPAN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for Children （PANAS-C）.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calculated acros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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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and Process 4. 1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in the pathway linking psychological abuse/neglect to suicidal ide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2 119 left-behind adolescents 
（mean age： 14. 94±1. 20 years） completed the study， with males comprising 51. 34% （1 088/2 119） and females 48. 66% （1 031/2 
119）.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scores on CPANS psychological neglect subscale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both 
psychological abuse subscale scores and PANAS-C negative affect subscale scores （r=0. 446， 0. 496， P<0. 01）.  Additionally， 
CPANS psychological neglect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subscale scores were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NSI scores （r=0. 487， 
0. 508， P<0. 01）.  Furthermore， PANAS-C negative affect subscale scores demonstra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NSI scores （r=
0. 499， P<0. 01）.  Negative affec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buse/psychological negle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effect sizes of 0. 166 （95% CI： 0. 141~0. 191） and 0. 131 （95% CI： 0. 112~0. 152）.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moderated the latter part （negative emotion → suicidal ideation） of the indirect mediation path from psychological neglect to suicidal 
ideation through negative affect （β =-0. 066， P<0. 01）.  Conclusion　 Both psychological neglect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may 
influence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via negative affect.  Moreover，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may moderate 
the indirect path from psychological neglect to suicide ideation through negative affect.

【Keywords】 Psychological neglect； Psychological abuse； Suicidal ideation； Early and late adolescence； Negative affect
留守青少年是指年龄 18岁以下，至少 6个月没

有和父母一方或双方生活在一起的个体［1］。城镇化

进程加速导致该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留守青少年总数已达 644 万［2］。研

究表明，长期亲子分离可能正向预测留守青少年的

自杀意念水平［3-4］。作为自杀行为链的初始认知阶

段［5］，自杀意念是指个体想主动终结生命的思维活

动［6］。我国青少年自杀意念的总体检出率高达

21. 46%［7］。既往研究表明，心理虐待与忽视是诱发

自杀意念的重要危险因素［8］。一项元分析结果显

示，心理虐待与忽视可分别使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提升 200% 和 150%［9］，心理虐待与忽视已成为我国

公共卫生领域的重点防控对象。

心理虐待是指照顾者让青少年认为自己毫无

价值，或者只有在满足他人需求时才有价值的行为

模式［10］。心理忽视则是指父母或照顾者未能为青

少年提供足够的爱、归属感、养育和支持［11］。研究

表明，遭受心理虐待与忽视更多的留守青少年，其

消极情绪水平更高［12］，出现自杀意念的风险更高。

消极情绪可能是心理忽视与虐待和自杀意念之间

的重要风险因子。故本研究假设 1：消极情绪在心

理忽视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假设 2：消极

情绪在心理虐待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青少年处理情绪的能力与其情绪调节脑区发

育［13］及情绪调节策略［14-15］密切相关，青春期持续发

展的情绪调节能力及策略有助于缓解消极情绪对

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青春期不

同阶段在情绪和自杀意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

制［16］。故提出本研究假设 3：青春期不同阶段调节

了心理忽视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杀意念的后半段

路径；假设 4：青春期不同阶段调节了心理虐待通过

消极情绪影响自杀意念的后半段路径。

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普通青少年群体，较少探讨

留守青少年群体心理虐待与忽视通过消极情绪影

响自杀意念的作用路径。故本研究在既往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极情绪在留守青少年心理虐

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检验不同

青春期阶段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留守

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1年 11月—2022年 5月，采用整群随机抽

样法，选取中国西部地区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入

组标准：①年龄 11~18岁；②未与父母一方或双方生

活在一起≥6 个月；③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患有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者。

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2 309人。共发

放问卷并回收问卷2 309份，其中有效问卷2 119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 77%。本研究经川北医学院

学术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NSMC伦理项目

审［2021］53号。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留守青少年的基本资料，包

括年龄、性别、年级、居住地以及父母婚姻状况。

采用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hild Psycho⁃
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17］评定心理

虐待和忽视情况。CPANS共 31个条目，包括责骂、

干涉、恐吓、教育忽视、情感忽视及监督忽视 6个维

度。前 3 个维度为心理虐待分量表，后 3 个维度为

心理忽视分量表。各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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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范围 31~155 分，评分越高表明儿童期经历的

心理虐待和忽视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 820。心理忽视分量表及心理

虐待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760、0. 800。
采用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18-19］评定自杀意念水平。

PANSI 共 14 个条目，包括积极自杀意念（6 个条目）

和消极自杀意念（8个条目）2个维度，各条目采用1~
5分 5级评分，积极自杀意念各条目采用反向计分。

总评分范围 14~70分，评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杀意念

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0。
采用儿童版积极 - 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for Children，
PANAS-C）［20-21］评定积极和消极情绪水平。该量表

共 27个条目，包含积极情感（12个条目）和消极情感

（15个条目）2个分量表。各条目采用 1~5分 5级评

分。各分量表评分越高表明相应的情感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 940。本

研究仅使用PANAS-C消极情感分量表评分结果。

1. 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在研究开始之

前，对参与数据采集的 6名研究人员进行一致性规

范化培训（包括问卷的使用、发放、回收及编号等）。

在采集数据时保证参与者在安静的环境及限定时

长（1 h）内完成问卷调查。问卷完成后由 2 名研究

人员录入、核对并交叉验证来源不同的数据，剔除作

答不全、存在明显逻辑错误或内容前后矛盾的问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Kolmogorow-Smironov 检验对计

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

（x̄±s）表示。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

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宏程序 Process 4. 1 中的模

型 4 及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检验消极情

绪在留守青少年心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

的中介作用；采用宏程序Process 4. 1中的模型 14及

Bootstrap 法检验青春期不同阶段（青春期早期为

10~14岁，青春期晚期为 15~19岁）的调节作用。检

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

33. 04%，低于临界值 40%［22］，可认为本研究数据不

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

验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之间的方差

膨胀因子（VIF）均<10［22］，提示本研究各主要变量之

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 2　基本资料及各量表评分　

共 2 119 名（91. 77%）留守青少年完成本研究，

年龄 11~18 岁［（14. 94±1. 20）岁］；男生 1 088 人

（51. 34%），女生 1 031 人（48. 66%）；初中 1 473 人

（69. 51%），高中 646 人（30. 49%）；父母未离婚

1 628人（76. 83%），父母离婚 491人（23. 17%）；居住

地城市451人（21. 28%），农村1 668人（78. 72%）。

留守青少年 CPANS 评分为（32. 23±23. 39）分，

CPANS 心理虐待分量表评分为（15. 14±10. 71）分，

心理忽视分量表评分为（17. 09±12. 68）分；PANSI评
分为（28. 04±9. 21）分，PANAS-C消极情感分量表评

分为（31. 21±11. 25）分。

2. 3　相关分析　

留守青少年 CPANS 心理忽视分量表评分与

CPANS心理虐待分量表评分呈正相关（r=0. 778，P<
0. 01），CPANS 心理忽视分量表评分和心理虐待分

量表评分与 PANAS-C 消极情感分量表评分均呈正

相关（r=0. 446、0. 496，P均<0. 01），CPANS心理忽视

分量表评分和心理虐待分量表评分与 PANSI 评分

均呈正相关（r=0. 487、0. 508，P均<0. 01），PANAS-C
消极情感分量表评分与 PANSI 评分呈正相关（r=
0. 499，P<0. 01）。

2. 4　中介效应检验　

心理忽视与心理虐待可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
0. 366、0. 448，P 均 <0. 01）和消极情绪（β =0. 406、
0. 538，P 均<0. 01），消极情绪可正向预测自杀意念

（β=0. 324、0. 308，P 均<0. 01）。消极情绪在心理忽

视与心理虐待和自杀意念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

用，效应值分别为 0. 131（95% CI：0. 112~0. 152）、

0. 166（95% CI：0. 141~0. 191），效 应 量 分 别 为

35. 79%、37. 05%。见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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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心理忽视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为因变量，探

讨不同青春期阶段在消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的

作用路径。结果显示，①消极情绪可正向预测自杀

意念（β=0. 364，95% CI：0. 319~0. 410，P<0. 01），消

极情绪和青春期不同阶段的交互项可负向预测自

杀 意 念（β =-0. 066，95% CI：-0. 122~ -0. 010，P<
0. 01）。青春期不同阶段在心理忽视通过消极情绪

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中具有调

节作用。②青春期早期和青春期晚期的调节效应

值 分 别 为 0. 364（95% CI：0. 319~0. 410）、0. 298
（95% CI：0. 260~0. 336）。③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

示，在青春期早期亚组中，随着消极情绪的升高，留

守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呈上升趋势；在青春期晚期亚

组中，随着消极情绪的升高，自杀意念也呈上升

趋势，但上升幅度低于前者，即年龄的增长可能

会削弱消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见表 3、表 4、
图1、图2。

以心理虐待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为因变量，探

讨不同青春期阶段在消极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的

作用路径。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可正向预测自杀意

念（β=0. 341，95% CI：0. 294~0. 388，P<0. 01），消极

情绪和青春期不同阶段的交互项可负向预测自杀

意念（β=-0. 054，95% CI：-0. 110~-0. 002，P>0. 05）。

青春期不同阶段在心理虐待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

杀意念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5、图3。

表1　消极情绪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1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affect
结果变量

自杀意念

消极情绪

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

消极情绪

自杀意念

预测变量

心理忽视

心理忽视

心理忽视

消极情绪

心理虐待

心理虐待

心理虐待

消极情绪

模型拟合指标

R

0. 504
0. 478
0. 615

0. 520
0. 512
0. 613

R2

0. 254
0. 209
0. 378

0. 271
0. 262
0. 375

F

721. 412a

560. 509a

643. 794a

787. 173a

752. 333a

635. 684a

路径系数指标

β

0. 366
0. 406
0. 235
0. 324
0. 448
0. 538
0. 282
0. 308

t

26. 859a

23. 675a

16. 748a

20. 556a

28. 057a

27. 429a

16. 403a

18. 794a

95% CI

0. 339~0. 393
0. 372~0. 440
0. 207~0. 262
0. 293~0. 355
0. 416~0. 479
0. 499~0. 576
0. 248~0. 316
0. 276~0. 340

注：aP<0.01，bP<0.05
表2　基于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Table 2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based on Bootstrap method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路　　径

心理忽视→自杀意念

心理忽视→消极情绪→自杀意念

-
心理虐待→自杀意念

心理虐待→消极情绪→自杀意念

-

效应值

0. 235
0. 131
0. 366
0. 282
0. 166
0. 448

SE

0. 014
0. 010
0. 013
0. 017
0. 013
0. 016

95% CI

0. 207~0. 262
0. 112~ 0. 152
0. 339~0. 393
0. 248~0. 316
0. 141~0. 191
0. 416~0. 479

效应量

64. 208%
35. 792%

-
62. 946%
37. 054%

-

表3　青春期不同阶段的调节效应分析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结果变量

消极情绪

自杀意念

预测变量

心理忽视

心理忽视

消极情绪

青春期不同阶段

消极情绪×青春期不同阶段

模型拟合指标

R

0. 458
0. 616

R2

0. 209
0. 380

F

560. 509a

323. 767a

路径系数指标

β

0. 406
0. 234
0. 364
0. 073

-0. 066

t

23. 657a

16. 695a

15. 647a

0. 226
-2. 315a

95% CI

0. 372~0. 440
0. 207~0. 262
0. 319~0. 410

-0. 560~0. 706
-0. 122~-0. 010

注：aP<0.01，bP<0.05
表4　青春期不同阶段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组　　别

青春期早期

青春期晚期

调节中介指数

效应值

0. 364
0. 298

-0. 027

SE

0. 023
0. 020
0. 014

95% CI

0. 319~0. 410
0. 260~0. 336

-0. 05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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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中，留守青少年心理虐待与忽视可以通

过消极情绪的作用路径影响自杀意念，假设 1与假

设 2成立。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3-24］。这支持了人

际自杀心理理论［25］，即心理虐待与忽视不仅直接强

化了个体的受挫感与累赘感知，还通过诱发消极情

绪（如抑郁）加剧此类认知扭曲，形成情绪与认知的

交互恶性循环，从而增加自杀风险［26］；且高消极情

绪水平可能会驱动个体回避动机系统［27］，心理忽视

与心理虐待均可能通过消极情绪正向预测留守青

少年自杀意念；既往研究结果显示［4］，留守青少年的

社会支持水平更低，在遭受心理虐待与心理忽视时

表现出更高的消极情绪水平，进而出现情绪调节困

难等问题，增加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春期不同阶段调节了心理

忽视对自杀意念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消极情绪

→自杀意念），假设 3成立，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6］。

分析其原因，首先，情绪调节中枢的发育存在阶段

性［14］，具体而言，青春期早期的留守青少年情绪调

节中枢及前额叶皮层发育不成熟，情绪调节能力较

弱，消极情绪更易强化自杀意念；其次，情绪调节中

枢呈持续发展趋势［28］，青春期晚期的留守青少年虽

然可能因为心理忽视等因素导致大脑整合不完全，

但其情绪调节能力优于青春期早期的留守青少年，

更能缓冲消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最后，情感心

理发展理论［29］指出，青春期情感系统对环境高度敏

感。在成长早期，留守青少年更易因各种负性生活

事件出现急性情绪危机，从而加剧自杀意念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春期不同阶段对心理虐待

与自杀意念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消极情绪→自

杀意念）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假设 4不成立。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心理虐待和心理忽视导致的消

极情绪类型不一致。既往研究表明，心理忽视导致

的消极情绪可能正向预测内化问题，心理虐待导致

的消极情绪可能正向预测外化问题［30］。但少有研

究从不同消极情绪类型的角度分别探讨其对自杀

意念的作用机制，因此无法获得强有力的理论证据

支撑这一推测。

注：aP<0.01
图1　消极情绪在心理忽视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青春期

不同阶段的调节效应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negle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图2　简单斜率检验

Figure 2　Simple slope test

表5　青春期不同阶段的调节效应分析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结果变量

消极情绪

自杀意念

预测变量

心理虐待

心理虐待

消极情绪

青春期不同阶段

消极情绪×青春期不同阶段

模型拟合指标

R

0. 512
0. 614

R2

0. 262
0. 377

F

752. 333a

319. 468a

路径系数指标

β

0. 538
0. 281
0. 341
0. 953

-0. 054

t

27. 429a

16. 323a

14. 289a

2. 154a

-1. 885

95% CI

0. 499~0. 577
0. 247~0. 315
0. 294~0. 388
0. 183~3. 919

-0. 110~-0. 002
注：aP<0.01，bP<0.05

注：aP<0.01
图3　消极情绪在心理虐待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青春期

不同阶段的调节效应

Figur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ages of adolesc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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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心理忽视与虐待可以正向预测留守

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水平，消极情绪在心理忽视与虐

待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忽视中介

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受青春期不同阶段的调节。本

研究局限性：①横断面研究无法进行因果推断，未

来研究可采用队列研究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②中介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偏

误，未来研究可通过寻找可靠的工具变量，进一步

探索消极情绪和青春期不同阶段在留守青少年心

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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